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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鄂西南朱砂屯村为个案, 从考察村民的家族迁徙传说、历史记忆入手,探讨了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之间

的关联, 发现在当下族群的符号特征对于维持和凝聚族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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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初时期,朝廷出于震慑土司、巩固边防的军事

目的, 在鄂西南地区设置了卫所屯堡,由中原来的军

队驻守,实行家属同驻制度。这些中原移民到现在

仍保留自己的祖源记忆,在历史的发展中,中原移民

作为鄂西南土家族民族成员,却并没有达到对本族

深刻的认同。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正是在民族国家

多元一体文化的建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而其族群

的历史记忆成为当前维系族群的根本纽带。历史失

忆与认同变迁常发生在移民情境中。移民所造成的

新族群环境,除了提供结构性失忆滋长的温床外,也

往往促成原来没有共同  历史 !的人群,以寻根来发

现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
[ 1] 32
。鄂西南朱砂屯村

民 � � � 一个具有卫所移民特征的族群认同就是通过

历史记忆的选择、强化、重整与遗忘来实现的。本文

以鄂西南朱砂屯村为例, 从考察村民的家族迁徙传

说、历史记忆入手,试图论述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

关联, 探讨族群的符号特征对于维持和凝聚族群的

重要意义。

一、朱砂屯村的族源与身份认同

本文的田野调查点位于鄂西南清江流域上游。

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进入西南的交通要道,

也是众多族群频繁迁徙的场所,同样也是多种文化

交汇的积淀地。但自土家族形成一个共同体以来,

该地区一直是汉、土家文化交汇之地。据清光绪

∀利川县志 #记载:  县境,明代立屯, 屯有城隍庙, 今

庙有存者, 马桥、朱砂、木栈、三渡、支罗五屯而

已。![ 2]
这里所指的朱砂就是明代在施州卫设立的

军屯所在之地。

有明一代,为了防御鄂西南土司的内扰,巩固边

防, 明廷在这一带设堡建屯, 强化边疆。目前, 有些

屯堡至今还沿用旧名, 有些已在历史变迁中消失。

 朱砂!就其地域范围而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慢

慢缩小,今只是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

团堡镇的一个行政村。该村以朱姓为主, 有  东头
朱!和  西头朱 !之分。除此之外,郜、冉两姓为当地

 原住民!,其余都为解放后外迁单姓。正如当地民

谣所说:  藤连藤, 瓜连瓜,必须服从朱族管理 !, 形

容朱姓人多势重。

关于朱砂屯村村民的来源,有多种多样的演绎

版本:

其一:村里的老人认为, 最先来此地落籍的有八

大姓,即朱、王、郜、蒋、张、谭、牟、冉等姓氏。朱家是

给郜家挑担子来的。村里的朱家巷子原来叫郜家巷

子。目前村里还有郜姓人氏 30多人。由于朱家会

看阴地,郜家只会看阳室, 朱家发人, 最后成了以朱

姓为主的村落。

其二:朱砂屯村志记载, 明洪武二年 ( 1369年 )

朱氏兄弟公干入蜀, 行至此地,见地势平坦, 古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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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确定就此定居, 住于一株大杉树中, 后兄弟俩分

东西两头居住,挽草为界划地, 垦荒种粮。几年后成

了大财主,便从东头花梨树开始建房,一直修到西头

的核桃树, 形成一条街, 名南景街
[ 3]
。清朝中期烧

毁。这一说法在朱氏族谱中得到印证。东头 ∀朱氏

族谱#载:  原籍南京应天府历阳县小地名猪市街朱

家巷高坎堰人。始祖公朱金九,自先皇明太祖朱洪

武十四年始祖来此落业,住居兹土地,府坋先名施州

卫,后改施南府, 自乾隆六年设县名为利川县朱砂

屯。! 钦命宗室金九公带领从龙二十一姓分屯施属
以备远患, 更以韩臣忠烈封为城隍, 谕诸屯立庙祀

之。!西头 ∀朱氏族谱 #载:  因元孽犯, 洪武十三年,

弟兄致仕携家, 由荆州石马头笤箕坳起岸, 抵施州

卫。大祖家于卫所 (施城北关 )。二祖、三祖同家于

卫属利邑东五保之硃沙屯大核桃树。∃ ∃奇二祖,

次子海, 生端、成、方、元四公。端克绳祖武, 英勇多

才,特骑尉职, 以剿贼, 调拨支罗所, 受支罗屯田。

成、方、元三公留住本屯。!
东、西头朱氏的∀族谱 #上的文字是对朱砂屯朱

氏自明洪武年间奉命迁来施州卫屯垦的明确记载。

东头朱氏来施始祖朱金九带来的 21姓人, 应是 21

个军人之姓。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目前郜姓、冉姓是

当地的原住民, 除朱姓外,两姓为村里的第二大姓。

并且两姓的族谱也有关于  征南而来 !的记载。朱

金九在朱砂屯落业时所见大杉树和其后朱氏所建屯

隍庙今已不在了,但其地名仍在沿用,足以证明朱氏

族谱对朱氏迁施历史记载的可信。

其三:郜氏∀家谱 #开篇即道:  始祖: 郜贞叔,于

洪武七年选充小旗,至十四年调拨施州所小旗,十六

年赴京并得胜,充总旗。二世祖:郜胜,于永乐赴京,

八年併枪 (原文所有  枪!均作  仓 !,误 )得胜总旗。

三世祖: 郜友贵,未王* 符借买军。四世祖: 郜文于

弘治十年取赴本省都司,併枪得胜,仍充总旗。五世

祖:郜斌继, 于正德十三年併枪得胜充总旗, 管军千

户。六世祖:郜永管, 于嘉靖元年併枪得胜,充总旗,

管军千户。六世祖生子四人,长子兴思于嘉靖三十

二年併枪得胜,充总旗,管军千户。次子兴杨落业木

站屯郜家山,继移马桥屯郜家山。兴福落业支罗旧

寨。三子兴仁落业朱砂屯。!
以上所记, 勾勒了郜氏入施州卫的大致轮廓。

明代卫所兵制设百户所, 统兵 112人, 分为三总旗,

十小旗,隶属于千户所。据 ∀大明会典 #载:  总小旗

缺、务选年深精壮勇敢军人小旗併枪。军人併枪得

胜,升小旗。小旗併枪得胜, 升总旗。! [ 4]
郜氏郜贞

叔,虽初为小旗, 但必为职业军人,非匠户之类,其后

人又多次  并枪得胜 !, 更可见其家族有尚武的传

统。不过,郜氏 ∀族谱#对郜氏职官的记载和县志略

有出入。据清道光 ∀利川县志#载:  郜贞叔:都亭里

人, 洪武十六年充总旗,管军千户。郜胜: 即贞叔长

子, 永乐八年袭父职。郜友贵: 胜长子, 袭父职。郜

文: 友贵长子, 宏治十年,袭父职为千户长。郜斌继:

文长子,正德十三年,袭父职。郜永管: 斌继长子,嘉

靖元年, 袭父职。! [ 5]
以上两者所记载的郜氏谱系基

本一致,由此可以认定郜氏的卫所军户身份。

其四:冉氏 ∀族谱#记载:入利始祖, 明洪武年初

由蜀迁利。明皇诰封荣禄大夫, 1374年授忠显校

尉, 湖广千户, 湖北施南都会坝长官司,忠路副使佥

事。酉阳耸依峒苗蛮谋反, 如龙奉旨征苗到利邑。

于利东七保溪下马,后称其地为  下马溪!, 娶覃氏,

诰封惠肃一品夫人。殁后与夫人并葬于  下马溪 !

北岸。

以上族谱材料显示,朱砂屯村族群的主体大部

分是由内地迁往此地屯军的汉族移民。至今村民保

持着较为一致的历史记忆, 认为他们是从外面迁移

而来。但这种祖源记忆并不影响当地人对土家族身

份的认同。村支书朱云栋 ( 53岁,土家族 )告诉我们

这样一个事实,在上个世纪 80年末 90年代初期, 来

村里盖章办理民族身份证明的一年要办理 30多次,

不管是考学、招工、争取救济补助还是其他方面需要

证明的,现在很少有人来办了。在田野调查中我们

常常听到这样的回答,  现在土家族和汉族没得

(有 )区别,我们都是一样。!在 1983年民族识别后,

朱砂屯被确定为土家族散杂区。目前,朱砂屯村少

数民族占总人口数的 65. 4%, 其中以土家族为主,

零星的有畲族、苗族,都是近 20年因为买地、婚姻等

形式外迁而来。村内朱姓、冉姓、郜姓、谭姓是土家

族, 周姓、张姓是汉族。从目前看来, 朱砂屯卫所移

民后裔对于自己是土家族的  民族 !身份的认同已

淡化,这是因为卫所移民群体有着共同的  传统!以

及集体历史记忆, 而这些集体历史记忆在历史的发

展过程中形成代表这群人的符号特征,并维持和凝

聚着其族群认同。

二、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建构

王明珂在 ∀集体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一文中
有精辟分析:由于族群是以共同历史记忆来凝聚,因

此族群认同变迁也是以凝聚新集体历史记忆与遗忘

旧记忆来达成。这种健忘情形是  经常由于不刻意

保存文献及有关文物,或由于口头传承的扭曲与间

断所致,而其根本原因经常是现实环境变迁导致的

人群认同变迁 ! [ 6]
。所以族群认同是以共同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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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的 )历史记忆为基础的不同人群之间的认同方

式。

(一 )口述传说与族群认同的建构

族源传说 � 有关族源的传说是一个族群主观认

同的重要指标。族源传说是构成族群自我认同的最

核心内容之一,族源传说的主要意义在于,作为一种

人群的集体记忆,这个族源传说将一群人凝聚起来,

以这种选择性的历史记忆, 强调他们不分的文化特

征,设定他们与另一些人的族群边界。
[ 1] 137

朱砂屯村主要有两个版本的族源传说, 即  两
兄弟开基说 !和  八大姓开基说!。东头朱姓人认为

其祖先是从  南京应天府奉旨征南 !迁来; 西头朱氏

祖籍为浙江金华府,因  征南 !由荆州迁来, 两个朱

姓来自不同的祖籍地, 但在村民的口述村史中常常

强调的是关于  两兄弟开基说 !的故事。在调查中

我们了解到,朱姓两兄弟到此, 先落脚在一棵大杉树

下,最后才分东西两头住,并且各续各的谱系, 互不

开亲。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在调查中, 我们就两

个朱姓既是兄弟为何谱系不一样的问题进行采访

时,发现没有人能说清,抑或是刻意回避, 只是一味

强调他们仅仅谱系不同。在  八大姓开基说 !中,八

大姓有  张、谭、牟、冉、朱、王、郜、蒋 !, 目前村里已

没有蒋姓, 除朱姓外, 其它六姓在村里已不再是大

姓,问题就在这里,为何在村民口中仍有  八大姓开

基说!的记忆。
村民  两兄弟开基说 !或  八大姓开基说 !所构

拟的朱砂屯村村史, 是韦伯所谓的  共同记忆 !

( shared memories)的一部分。这一特定的民间历史

显然是由认同的需要而设定的。在这里, 祖先的历

史并不要求局外人看中的所谓的  客观与真实 !,重

要的是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集体记忆。在朱砂屯村族

群意识中,这段拟构的历史是值得崇信的,并在村民

的口耳相传中不断地被重复和强化, 久而久之,这种

带有主观意志的口述史同时也就成为与其他家庭、

家族或族群的心理边界, 并以此来构建和强化族人

之间的内部凝聚力。

 透过%历史 &对人类社会认同的讨论, %历史 &

都被理解为一种选择、想象或甚至虚构的社会记

忆。! [ 7]  在一个社会中, 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

造、修正、遗忘, 因此凝聚一个社会 (及各次级社会

群体 )的 %记忆 &是相当多元的、易变的综合体。![ 1] 4

朱砂屯村人建构出了一整套  八大姓开发此地!或

 朱氏兄弟开基说 !的社会记忆, 这是族群性变迁的

社会表征。显然这些社会记忆和真正的历史不可能

符合,它的族源被建构出来是为了用以诠释现实认

同的合理性。同样的道理, 在鄂西南明初来施州卫

的其他地方诸如咸丰唐崖司村卫所移民也有类似的

建构,用以解释当前的认同。我们无须去考据这些

族源传说的真实性。族源传说是一种选择性的历史

记忆,撇去部分可存疑拟构外衣, 作为一种选择性集

体记忆,朱砂屯村族源传说的现实意义在于: 第一,

它借开基祖的名义,将属于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

层的宗族成员以扩大血缘方式凝聚起来,强调和固

化了族群成员在心理上的认同。第二,它以世代相

传的形式在族群成员的意识中不断重复,并将此作

为一个重要的族界标志符号来区分本族和他族。强

烈的族群边界,常发生在因资源竞争而产生的人群

敌对关系中。从以上可见,在村民口述村史来源中,

已淡化了征南而来的目的, 单单强调自身开荒的原

住民地位 � � � 朱氏族人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的主人

地位。在这里明初移民们自改土归流后,为隐蔽朱

明移民的汉人身份,以  八大姓落籍此地 !的口述族

源史来为自己重新确立了一个合法化的来历, 重新

建构自己的历史。这种历史建构可能与鄂西南民间

流传的关于  土著八大姓 ∋ !的说法有关。朱砂屯村

村史是随着军屯移民由客居而土著化为历史背景逐

渐延展的,他们通过族源传说把自己的  客人 !身份

策略地自我淡化为准当地人 � � �  主人 !, 以获得当
地原住民的接纳和认可,然后再以  主人 !这个身份

与其他的族群相融合。朱砂屯后裔族群认同变迁,

有可能是当时边缘化的原因, 决定了明初移民后裔

的上层精英调整本族群的边界与本质,以期在以土

家族为主体民族的鄂西南地区占有较优越的地位来

获取资源, 并真正意义上实现  落藉生根 !融入当

地, 得到认同。

族田 � � �  屯田 !神化 � 屯田是军屯移民赖以

生存的物质基础, 也是这些移民身份的象征。随着

明中叶屯政废驰, 卫所官吏侵吞屯田, 加上清初撤

卫, 曾经代表朝廷的  军户!已成为编民的  民户 !。

对于绝大多数类似于此的  编民!军户来说,  屯田 !

只能成为他们这群人对自己历史追溯的一种表述。

在田野调查中,朱氏族人认为屯田就是他们曾经的

族田。当地人都说, 屯田种稻不用施肥,产出的米,

米质好;好吃; 不用篦米汤。同样屯田也是他们的庇

护神,在他们眼里神圣不可侵犯。村民朱云贵 ( 59

岁, 土家族 )讲了一则关于屯田的传说,  有一年, 一

57

∋ 清光绪∀利川县志 #卷十四记载:利川著姓八,曰牟氏、冉氏、张氏、谭氏、朱氏、王氏、郜氏、蒋氏,皆土著也。



伙盗匪正向朱砂屯 (方向 )抢杀过来, 村民都准备

逃,突然田里的秧苗都变成了一个个士兵,一大片,

把那些盗匪吓跑了。那是屯隍老爷显圣哒。!正因
为有了屯田的保佑, 朱砂屯移民后裔的子子孙孙才

在此安居乐业。在这里他们把屯田神化。

学界认为,历史记录、传说、故事、象征、仪式等

成为人们传递  异己 !感觉的重要文本 [ 8]
。传说也

是一个族群 (并不一定具有血缘关系 )对相似性认

同的一种主观的信念, 一种在特定聚落范围内的共

同记忆
[ 9]
。朱砂屯村人关于屯田的传说多注有自

豪之情。屯田 � � � 神化了的事象, 在朱砂屯村人建

构自己共同的文化心态中扮演了双层身份: 一是村

民的历史记忆 � � � 先祖曾经的辉煌; 二是村民自我

认同的重要文化因素。同时表明, 这是  我 !的,

 我!这个族群的, 你可以用, 或继续用。通过寻找

或者创造某种内部的一致性来建构一个  自我!群

体,通过改造或移植而形成的一致的历史记忆会被

视为族群认同意识的核心内容。  屯田 !成了他们
历史与文化联系的象征性链环。

如果我们对  屯田说!和前面所述的  朱氏皇族

说 !所描绘的一系列过程作一番重新整理后, 可以

发现传说的核心是朱砂屯移民在试图以某种方式把

自己和国家政权的正统性连接在一起, 寻求国家政

权和本族之间的媒介。通过田野调查,笔者感受到,

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尽管国家的承认可能是虚构的,

但仍然是朱氏族人来历正统性的惟一来源。同时,

在  屯田说!中,屯田可以看作是朱砂屯村人对于本

群体出自共同血统的这样一种观念的表达, 也可以

是汉族移民以  国家认同 !观念来强化自己的族群

性,为形成新的族群认同作铺垫。

(二 )屯隍庙会 � � � 祭祖仪式与族群认同的建

构

屯隍庙会是朱砂屯村村民敬神娱神的狂欢节。

据说, 每年 5月 28日是屯隍老爷显圣的日子, 这一

天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要到村中心的屯隍

庙拜祖先。村里要组织唱戏等活动, 一连三天。这

一活动在解放前很盛行, 现在作为屯隍庙会载体的

屯隍庙已不存在,庙会自然只能成为一种记忆,而这

种记忆随着村民们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已淡

忘,直至失忆。在田野调查中, 据朱云杰老人 ( 68

岁,土家族 )说, (我们村 )叫土地庙的那里原来有一

座屯隍庙, 是最早来 (此地 )的八大姓修的, 说是有

一年 (此地 )秧苗遭了虫灾, 县官下来捉虫, 被虫咬

了,中毒死哒,为了纪念县官修的。

从功能的角度上看,我们可以发现  屯隍庙会 !

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了朱砂屯村包括朱氏族人在内

的宗族认同、地域认同、族群认同。第一, 强化了共

同的地域意识。  屯隍庙会 !的一个重要仪式就是
到屯隍庙祭拜,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屯隍庙自开村后

就有,屯隍老爷是以主神的身份成为该地域各宗族

共同崇拜的对象,  屯隍老爷显圣 !期间对屯隍庙的

祭拜必然唤起村民共同的地域意识, 建立一种扩大

化的拟血缘关系。通过周期性的仪式活动强化各族

之间的横向联系。第二, 加强了不同地域之间宗族

成员之间的联系, 增进了族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屯隍庙会 !期间家家办酒, 户户待客,  老表什么

的, 甚至隔了好几代的都要过来。!此外, 在此之间

由于会亲访友、聚会娱乐活动又可以加强以姻亲为

纽带的宗族成员的交流, 强调了以自然村落为宗族

的认同,强化了以地域为边界的整合。

三、族群认同变动的内在动力及影响因素

族群的主观认同是在族群互动中产生的, 它是

社会成员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的一种

诉求。任何族群认同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要素来

表述,族群认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共同的历史

遭遇和记忆也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正如纳日碧

力戈认为:  族群的核心是神话、记忆、价值和象征

符号。时代可以变化,条件可以不同,一个族群的神

话、记忆、价值和象征符号,即象征 � 符号丛,却可以

保持稳定,可以附着、渗透在不同的原有或者外来的

文化特征上。! [ 10] 61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随着民

族国家多元一体化建设, 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互动更

为频繁而深入。族群共同的语言、生态环境、文化也

会随之发生极大的变迁,最能代表族群性的记忆、象

征、神话传说成为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索。从口述资

料看,朱砂屯后裔的历史记忆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记

忆, 还是他们处于面临具体生活境遇时的一种需求。

 历史人类学强调, 历史与记忆的互动是非常重要

的。并非所有的事件都留存在记忆中,而是根据其

社会重要性的逻辑被记忆。! [ 11 ]
朱砂屯村人强调  共

同落籍!的族源传说,以及  王室之人!的自我意识,

显示明末清初时期朱砂屯村人在族群意识上的矛

盾。强调  共同落籍 !的族群本质,使朱砂屯村人与

鄂西南地区原住民 � � � 土家族人群成为一体, 并使

自己占有土地的权利合法化。强调  王室之人 !认

同, 是维系朱砂屯后裔与中原一体的苍白表述,这也

是他们或  被贬 !或  被抛弃!后对国家的消极认同。

在这里,尽管我们不能把这一现象简单的解读为此

消彼长,但这种消极认同的后果让朱砂屯村民产生

了抵触的心态,久而久之, 其原有的祖源逐渐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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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共同族源被强调。根源性所表现出来的族群认

同也就失去了意义。

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族群感情的重要来源, 不同

的历史记忆规定了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不同的自

我想象,也成为群体存在的不可或缺的纽带,也是民

族认同的重要来源之一
[ 12]
。历史记忆的意义在于

证实一个族群的存在, 阐释和建构一个族群认同的

历史。村落是一个共同体,作为共同的记忆 ( shared

memories) � � � 共享的历史、文化 � � � 是朱砂屯村人

共同坚信的。不定期地祭祀祖先、屯隍崇拜、屯田神

化等的关系是互动的,它们互相印证,形成了一个有

机的统一体, 为村落成员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

 故事和媒介物都将从选择性与偶然性中脱颖而

出,进入到该族群共同的社会记忆和价值认同中,并

得以代代传承, 相沿成习。尤其是对无文字的民族

和族群,故事无疑是一种经典的族群记忆形式。![ 16]

一个民族尚且如此,何况一个村落。就目前朱砂屯

村与周边村落相比较,不论是生活习俗,还是民间信

仰等方面并无区别,因此难以构成村落边界。倒是

朱砂屯村村民口中的  屯田!起到了区分村落边界

和文化边界的作用,成为一种村落认同标识物,也成

为自我认同的边界, 具有强化朱砂屯村民团结和凝

聚力的功能。

四、结论

通过调查与研究,并反思族群理论,我们认为在

在族群建构过程中以下几点是很重要的:

(一 )历史记忆被认为是凝聚族群认同这一根

本情感的纽带。  族群成员在互相认同的基础上,

可以想象、改造乃至创造族群的特征或者标记,使之

适应形势需要。! [ 10 ] 4
社会结构和资源环境变迁造成

认同变迁,人们以集体遗忘、修正后重建历史记忆来

调整社区群体的范围。族群认同的工具性和现实性

是族群成员得以认同的基本本质。

(二 )主观认同与历史记忆的承续是族群认同

的重要因素。族群认同本身就为族群提供了特定的

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就是他们的历史记忆。

(三 )历史记忆是一个文化生产、消费和再生产

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文化传统的持续性、

记忆生产者的能动性和记忆受众的多样性。不同现

实情景造成的环境,使朱砂屯村人不断地创造和保

存、修正和遗忘着关于村落的历史记忆。不同行动

主体的沟通、协商、分享建构着朱砂屯移民群体的文

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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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is paper d isccusses an ethn ic group o f a sm all v illage in southw est o fHube i prov ince. Based on

the legend o f fam ilym igration and h istoricalm emor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e la tionship betw een historica lmemory

and ethn ic identity and fina lly po in ts out that the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ethn ic symbo ls can susta in and agg lomerate

the ethn 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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